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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书波

　　 38 岁的“琴姐”，突然就“火”了。
　　因为货车司机感激素不相识的她
代缴过路费，再次路过收费站时，司机

“霸气”地“丢”给她一盒化妆品，等“琴
姐”回过神来，货车已绝尘而去。
　　“琴姐”，本名施国琴，是浙江省交
通集团莫干山高新区收费站收费员。
施国琴与卡车司机互动的瞬间，在抖
音发布后，收获媒体和网民的无数
点赞。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月 4 日 8 时，施国琴像往常一
样，开始了收费站的工作。
　　 9 时 19 分，一辆红色货车缓缓
停在收费窗口前，司机探身支付通行
费时，突然认出了岗亭内的施国琴。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司机转
身从座位上拿出一个拎袋，手一扬，

“丢”进了收费窗口。
　　“不要，不要”，回过神来的施国琴
急忙送回，但货车迅速离去了。
　　施国琴打开手袋，里面是一盒品
牌化妆品，“这下可把我搞懵了，压根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赶紧向上级汇报了这个情况，
并把礼品上交。

　　 3 月 16 日，记者来到莫干山高
新区收费站探访。
　　“作为服务行业，帮助司机解决困
难是应该的。”获悉来意，所长张炯笑
着说，“根据车牌号，我们已经找到司
机，并 3 次联系了他，请他把礼品带
回。可是司机说，就是想感谢她，硬是
不肯收回。”
　　货车司机是绍兴人，姓马，住在
湖州。
　　跑运输已经四五年的马师傅说，
2 月 24 日中午，他到收费站时，才知
忘记拿手机了。
　　无奈之下，他摇下车窗，忐忑地向
正在执勤的施国琴寻求帮助。
　　“没事，不用担心。”施国琴一边安
慰马师傅，一边帮其垫付了 41 元通
行费。马师傅连连表示感谢：“放心，这
钱一定还上！”
　　两个小时后，马师傅又重新回到
收费站，将 41 元通行费还给了施
国琴。
　　时间一长，施国琴就淡忘了这件小
事。可马师傅却一直惦记着这“滴水之
恩”。此后 8 天，马师傅通过收费站时，
都在留意施国琴是否在岗，但每次都

“扑了空”。
　　 3 月 4 日，当马师傅看到上班的
施国琴，激动地喊出“终于找到你了”，
并将一盒化妆品抛给了施国琴。

  司机们的肯定，才是最好

的礼物

　　 3 月 5 日 13 时许，在家休息的
施国琴，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段视频。
　　打开一看，居然是她和司机在收
费窗口互动的画面，施国琴再一次

“懵”了。
　　事后，施国琴得知：3 月 4 日，收
费站同事在整理监控视频时，被这个
有温度的内容感动了，就转发给了当
地媒体。媒体剪辑成视频后，发布在新
华每日电讯抖音号上。没想到，仅在新
华每日电讯抖音号上，就引来 1.27 亿

人次的观看，百余万人点赞，施国琴一
下子“火”了。
　　新华网友点赞：好人碰到好人了！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网友“不离不
弃”说：人就应该感恩，社会才会和谐；
网友“前程似锦”评论：收下礼物也是对
感恩司机的一种尊重……
　　一石激起千层浪。周围认识和不
认识的人，见到施国琴，都向她竖起了
大拇指。
　　“大家都夸我‘好样的’，但我觉得
这是应该做的，别人遇到这样的事，也
会这样做。”施国琴说，她的父母亲都是
农民，从小就教育她，“看见需要帮忙的
人，尽自己所能地帮忙”。

　　相比司机送的化妆品，施国琴说，
“司机师傅们的肯定，才是给我们的最
好的礼物！”
　　去年 9 月进站的小伙子刘念城，
是施国琴的徒弟。说起师傅，他很自
豪，“琴姐是一位热心人”。
　　“她待人热心，从不保留技能，全
部教给徒弟。司机师傅进出站，遇口渴
或上厕所等情况，琴姐都会主动帮忙
引导。”刘念城说，像帮助司机师傅垫
付过路费的事，每月都有好几起，有
的能及时归还，有的杳无音信，但琴
姐每次都会继续给予帮助，“她做好
事不图出名，被‘关注’是迟早的事”。

  解决司机的问题就是我

的工作

　　 2021 年，在杭宁高速南庄兜收
费站工作了 4 年的施国琴，被调到莫
干山高新区收费站工作。尽管工作环
境变了，尽管岗位从收费员变成代理
班长，但施国琴帮助司机解决问题的
初心没有变。
　　就在今年 2 月的一天，当值的施
国琴发现一辆货车飞快地朝收费站驶
来，“呼”的一声，冲过了收费站。原来
是货车轮毂碎了，导致货车失控，碎片
也掉了一地。担心影响过往车辆安全，
施国琴赶紧跑上前，清理地上的碎片。

　　轮毂碎片温度高，施国琴的手
指被烫伤。但她什么也没有说，涂了
药膏继续工作。
　　“货车长年跑长途，车况老化并
不是偶发。”施国琴说，“司机跑运输
不容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更多的
是理解、安慰和提醒，而不是火上浇
油地指责。”
　　施国琴记得，有一次她正在收费，
付了费的小车却一动不动。“车子发动
不了了。”司机无奈地摇头。施国琴赶
紧打开收费亭，叫上另一位同事帮助
推车。再回到亭里时，后面已经排起老
长的车队，不了解情况的司机们烦躁
地按起了喇叭。一位司机开到她面前，
没头没脑就是一句脏话。
　　施国琴没有争辩，依旧笑着唱
付唱收。等车开走了，她才扭转头，
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担心误了
司机的时间，因为解释会更易引发
收费通道不畅通。”
　　付出总有回报。截至 2021 年，
施国琴已连续 4 年被评为四星级
收费员，并手把手培养了 18 名合
格的新员工。
　　 2018 年，施国琴被授予“优
秀员工”时，她想不出豪言壮语致
辞，只是说了句：“解决司机的问题
就是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条件可
讲。”   （参与采写：王力中）

因为“一件小事”，这位公路收费员在抖音上“火”了

本报记者吴光于、张海磊

　　青藏高原腹地，汩汩清流从格拉
丹冬雪山蜿蜒而出，从三江源一路向
南，之后折向东方……金沙江，这条占
据了长江三分之一长度的河流，自商
代就有淘金者的身影，是我国最早开
发的江河之一。今天她正为沿途的超
级水电工程提供不竭的动力，构筑起
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
　　伴随河流奔腾的，是无数立于山
巅、谷地、荒野的铁塔和在其间“穿针
引线”的云端电网。它们跨越千山万
水，将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送向四面
八方。那一头，城市里灯光璀璨，工厂
里机器轰鸣，千家万户华灯初上；这一
头，“西电东送”的建设者们扎根高山
密林，在风雪里默默耕耘、挥汗如雨。

精益求精赋能“西电东送”

　　孟春时节，大凉山腹地突然下了
一场大雪，正在建设中的布拖±800
千伏特高压换流站，一夜间披上了
银装。
　　这个换流站是全球在建规模最大
的水电项目——— 白鹤滩水电站水电外
送的送端起点，按计划将在今年 6 月
完工，承担“西电东送”的任务。
　　虽然站区积起了 40 厘米的雪，
但换流站内依然机器轰鸣。连日来，负
责电气设备安装项目的国网四川电力
送变电建设公司的张鸣镝和工人们，
一直在零下 10 摄氏度的低温下，忍
着缺氧和严寒清除覆冰、坚持施工。这
一幕，是送变电人的日常。
　　我国幅员辽阔，大规模的“西电东
送”“北电南送”，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重
大战略，要实现电力跨区域远距离输
送必须通过特高压输电。换流站是特
高压工程的“心脏”，输电线路则是一
根根“动脉血管”。保证“肌体”的健康，
需要精密的“体检”。
　　但“体检”意味着断电，一条特高
压线路一年的输电量约 350 亿度，每
次留给“体检”的时间最多只有 14
天。“窗口期”内，送变电人两班倒，昼
夜不休，从审图纸、对数据到检测都必
须万无一失。遇到大型的检修作业，上
千个点同时进行，每个人必须精确操
作。送电线路点多面广，在一条输电线
路上同时作业的工人，有的头顶南方
的骄阳汗流浃背，有的则身裹棉袄，在
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地方冻得睫毛都
挂着冰碴。
　　有一年国庆节，国网四川电力送
变电建设公司的熊颜兵接到复龙换流
站的紧急抢修任务，连续作业了 30
多个小时。抢修完成后，他和同事竟在
地上躺成一排睡着了。
　　换流站设备非常昂贵，一个换流
阀阀塔价值达 3000 万元，一根阀侧
套管价值 1500 万元，作业精确度为
毫米级，可谓真正的“失之毫厘谬之千
里”。
　　张鸣镝还记得 2016 年夏天，在
新疆天山换流站的那次无比困难的检
修。通常情况下，更换套管都是在阀厅
外进行，但那时漫天风沙。一旦沙尘进
到阀厅，将破坏设备的干燥、无尘环
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但如果在阀厅
内作业，空间过于狭小，无尘化大吨位
电动起重机械无法施展拳脚；使用柴

油式吊车的话，又不可避免尾气的
污染。
　　面对两难，张鸣镝和同伴们思前
想后，从家用抽油烟机上找到了灵
感——— 他们将风机抽风速率和吊车排
气速率设置为一致，将吊车产生的尾
气迅速引至户外。经此一役，他们成功
研发出“双排管离心式轴流风机车辆
尾气排放装置”，并申请了国家专利。
　　特高压输电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
先进的输电技术，被誉为世界电力的

“珠穆朗玛峰”。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关
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国在特高压
输电领域实现了从“没有路”到“领头
跑”的 飞 跃 ，特 高 压 电 网 建 设 全 面
铺开。
　　从 220 千伏到 500 千伏，再到
±800 千伏……送变电人既是建设
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从事检修工作 24 年，熊颜兵参
与了 30 座变电站的电气安装工作和
12 座换流站的检修工作。全国半数特
高压换流站都有他的脚印。“当年参加
检修的第一个换流站，设备国产化率
还不到 10% ，现在普遍达到 90% 以
上。”作为一个老送变电人，他对我国
输变电技术和装备的发展进步深有
感触。

高山深谷，有一群“光明使者”

　　无论是线路建设还是运行维护、
检 修 ，既 需 要 技 能 ，还 需 要 体 力 和
胆量。
　　冬季的二郎山，四川甘谷地至蜀
州 500 千伏线路改接工程紧张进行。
作为四川超高压骨干电网建设项目之
一，工程的改接线路总长约 99.8 公

里，沿途地形起伏巨大、地质灾害频
发，最高施工海拔达 3100 米，塔基坡
度陡峭，施工需要“战天斗地”。
　　一座主塔高度 80 到 100 米，天
地同时作业。“战天”要克服常年的阴
雨和大雾，“斗地”要克服溶洞、坚石、
浮土……站在地上抬头一望，许多工
人正悬浮在头顶的高空中作业。
　　正在参与项目验收的李兴宇也曾
经巡过线。“人一走到导线上，晃动就
开始了，遇到档距大的导线，人就像在
半空飘荡。”他说。第一次爬上 20 米
的塔，腿是软的，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师
傅，师傅脚踩在哪，他就跟着踩在哪，

“一抬头，感觉天都在转”。第一次爬上
80 多米，他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
觉——— 这是送变电人说的“破胆”。“脚
下模糊看不清，只管往前就走就是
了。”
　　今年 39 岁的邹忠旋右手上有一
道 5 厘米长的伤疤。那是 2016 年建
设从甘孜州康定市姑咱镇到丹巴县的
线路工程——— 500 千伏猴康线时留
下的。要验收的铁塔位于猴子岩的半
山腰，山体陡峭，他只能用双手拽着山
坡上的树枝往上爬，然而上山容易下
山难，返回时他一步踏空直接坠落了
五六米，幸好被树枝挂住，手被割开一
道深深的伤口。
　　还有一次在大岗山水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邹忠旋和同事们背着
帐篷在深山的积雪上行走，夜里寒风
呼啸，8 个人挤在帐篷里瑟瑟发抖。害
怕大家失温的队长一再叮嘱大家再累
都不能睡着，那一夜，他们聊天、抽烟、
相互鼓劲，熬过这辈子最长的一夜。
　　 2021 年，担任特高压检修项目
经理的贾维，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边

上的扎鲁特换流站参加检修。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气温下，他和同事坚持了
12 天，“冻得舌头都不利索，说不清楚
话”。换流站离最近的扎鲁特旗有 80
公里，贾维和同事只能住在老乡家，由
于缺水硬是扛过了 12 天没洗澡。还
有次在新疆哈密，正在施工时突然漫
天尘沙，沙尘暴一走，鼻孔里全是沙，
憋着气却不敢往里吸。没有沙尘暴的
时候便是高温暴晒，换流站里的铁件、
瓷瓶、螺栓被晒得发烫，虽然他自认为
皮糙肉厚，但也常被烫伤。
　　工作了 24 年的王泽贵几乎把青
春都献给了大凉山。为了到施工现场，
他和同事经常凌晨 4 点就起床。两小
时后到达公路尽头，面对荒山深沟，再
爬两三个小时山才到现场。然而一番
折腾之后，又经常因为雾气大无法开
工。在山里，送变电人都练成了“抗寒
体质”。
　　 2000 年 8 月到 10 月，500 千
伏二滩-自贡三回输电线路工程投运
前，王泽贵负责线路通道清理。清理的
通道要经过一片原始森林，开工前他
把几个锅盔挂在树枝上，等饿得两眼
冒金星再回来时，干粮早不见踪影，被
野生动物吃得精光。还有一次，他在清
理线路通道时，工人锯下的树木枝干
直接打到他身上。王泽贵瞬间倒地，再
回过神来，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急坏
了的同事，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也忘了
是来干什么。“只知道年底有个考试，
我有个女朋友。”说到这儿，他哈哈大
笑起来。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已
经广泛应用在线路巡检中，安全性和
效率大大提高，但这只是让发现问题
更加便捷，要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依然

得靠人力。

送电一秒，坚守半生

　　一度电从金沙江下游的向家坝水
电站送出，到点亮一盏上海市的电灯，
需要走过 2 个换流站，一系列升压和
降压的变电站，穿越 1900 多公里的

“电力高速公路”，完成这一过程只需
要不到 1 秒。
　　但对于送变电人来说，把电送向
远方的旅程，一走便是半生。
　　“我们放弃太多的时候，都在书写
电力的传奇，你会到工地看我吗，在我
听风数星星的时候……”这是一首电
力工人自己写的歌，唱出了无数送变
电人的心声。
　　 2021 年 11 月，记者曾在二郎山
与工人们促膝长谈。月亮幽幽地照着
山谷里，风吹树林，如泣如诉。他们说，
他们早已习惯在孤独的长夜里坐在黑
暗里，听风数繁星。
　　“假如明天下山了你最想干什
么？”有人问道。
　　“回家！”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每当开启关于家的话题，便越聊
越安静，总有人会偷偷抹眼泪。
　　常年在外奔波，那些与家人未达成
的旅行、没能兑现的承诺、错过的重要
时刻，是每个送变电人难以言说的痛。
　　邹忠旋一直觉得，这辈子对妻子
的亏欠永远没法弥补。儿子出生前脐
带绕颈，得知消息时他还在德宝（德阳
-宝鸡）直流线路上忙碌，赶到医院
时，身上还粘着从山上带下来的刺果
果。2010 年，他第一次带妻儿出门旅
游，刚到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就接
到电话，紫坪铺技改工程需要他紧急

检修。他只好把妻儿留在西湖中，自
己坐船上岸赶紧往回赶。
　　曾经有个同事杨继武待在线路
上一年没回家，好不容易结束工作，
回家时没来得及刮胡子。走到家门
口，孩子开口便问：“叔叔你找谁？”
这让七尺男儿眼泪瞬间落下。
　　对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王泽贵
来说，未能送母亲最后一程，是心里
永远的痛。2004 年 5 月 12 日，雷波
电站二回线路导线出现故障，他带
队进山抢修，鏖战两天两夜，5 月 14
日终于排除故障。一出山，他就接到
家里的电话，母亲在头天去世了。急
疯了的家人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
　　无数身在荒凉处时难以诉说的
亏欠和孤独化，为了短暂相聚时的
浓浓柔情。他们总是一回到家就抢
着拖地、做饭、洗碗……有事没事也
要去孩子的学校晃晃，刷刷“存在
感”，“哪怕是帮忙搬个桌子，打扫个
卫生，也让其他孩子和老师知道这
娃有个爸”。
　　幸而家人的理解为他们披上了
铠甲。一看到电视上有铁塔，邹忠旋
的儿子会骄傲地告诉所有人“那是
爸爸工作的地方”。王泽贵的妻子也
从不吝惜告诉别人，丈夫在雪地上
写下的情话。
　　如果一颗卫星从万米高空俯瞰
地球，定能在东经 73 度至东经 135
度之间入夜时，看到一片璀璨的灯
海，以东部和南部尤为明亮。那片区
域的西部有一片高高隆起的陆地，
有奔腾的大江大河，有无尽的深山
密林。那里还有一群默默奉献的人，
年复一年，将光亮送向四面八方，灵
魂也发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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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3 日，施工方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员工在秦岭之巅的高空紧线。    新华社资料片


